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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松江二中的王牌学科。1959
年高考，松江二中数学成绩名列上海市冠

军，全国第二名，1960 年 5 月《文汇报》以

《松江二中数学教得又快又好》为题发表

了长篇通讯，同年，数学教研组被评为全

国红旗单位，教研组长乔友超老师赴京出

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此后几年，松江

二中数学高考成绩继续名列前茅。号称

“四大金刚”的乔、张、盛、夏四位老师发挥

了示范引领作用，为铸就松江二中数学品

牌立下赫赫战功。

乔友超老师稳扎稳打的教学风格源

自他的“四备课”：粗备-细备-精备-复

备，既备课，又备人，既考虑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的落实，又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

智力的发展。乔老师把备课当作写剧本，

上课当作演戏，有了好剧本，就能演好

戏。他始终认为，备好课是上好课的重要

前提，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可靠保证。他对

教材对学生，两头吃透，四次备课，真正具

备了当今极力提倡的“工匠精神”。

教研组副组长张藻老师以快制胜的

教学风格体现在开门见山，要言不烦，内

涵丰富，力求精深。上张老师的课，容不

得你分神，更容不得开一会儿小差。他一

边演绎例题，一边分步讲解，一边用左手

擦去板书，上课学生无不集中思想积极开

动脑筋，认知速度大大提高。他极力反对

题海战，精心挑选题目作为学生课外作

业。我家姨夫当年介绍青年张藻去练塘中

学和朱家角中学任教，同宿两年发现他为

了提高解题速度扩大解题思路，几乎每天

晚上在煤油灯下做习题。当初的大量操

练，换来了他后来精选数学题目的眼力。

盛祖道老师虽然因疾病而口齿不太

清楚，但是只要听了他一个星期的课，习

惯了他的发音，就没有一个学生不喜欢

他。他因材施教，因人设卡，记载各个学

生在数学方面的缺陷，利用午间和课余时

间个别补习或辅导，他的爱心和耐心有口

皆碑。实实在在的进步，消除了暂时落后

同学的自卑感和畏难情绪。盛老师坚守

一个理念：没有炒不熟的花生米，没有教

不好的学生。这正应了教育家叶圣陶的

哲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得不好

的老师。

第四尊“金刚”乃是夏世培老师。他

个子不高，身体敦实，声音洪亮。他担任

过我们班级的代课老师。典型设计是他

的最大特色。他紧紧抓住教学的“五个环

节”，设计例题，设计教学思路，设计小黑

板，设计作业题。他喜欢从旧课导入新

课，小黑板上的第一道题目就是这种类

型；讲解新知识总是有启又有发，不知不

觉间我们渐入佳境。小黑板上的另外两

道题目是我们的课外补充题，一道意在强

化基础，还有一道题相当于现在考试卷上

最后的附加题，给“吃不饱”的一些同学。

夏老师设计得多么周详哦。

我高二第一学期时学校举行数学竞

赛，得奖者组成校队，由“四大金刚”强化训

练，准备参加上海市高中数学竞赛。我们

班有四五个同学入选，我呢，也许是“额角头

碰到天花板”，居然跻身其中，所以有幸结识

了“四大金刚”，领略了四位名师的精彩。

我们每个星期有两次强化训练，第一

次我们这些所谓的佼佼者就被竞赛模拟

题难住了，我们抓耳挠腮交头接耳目瞪口

呆垂头丧气，昔日的骄气一扫而光。乔友

超老师见第一招见效，旋即给我们上“班

会课”，从祖冲之说到高斯、华罗庚，从万

吨水压机说到原子弹，鼓励我们攀登科学

高峰。第二次还请来了参加上一届数学

竞赛的高三同学给我们励志。而他与众

不同的音色，抑扬顿挫的语调，给我们留

下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学

校一度停课，数学强化训练也被迫中止，

市数学竞赛不再提起，“四大金刚”为我们

上的数学辅导课成了我们美好的记忆。

如今，“四大金刚”相继仙逝，我们分

外怀念他们。

醉白池留有董其昌“四面厅”，为董思

白与文友觞咏泼墨之筑，荷香墨逸四百余

载，四面厅惯以“轩豁爽恺”广纳四方风来，

游客至此，悠然而起思董之情。今再于园

内树茂景幽之处设“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

馆”，不独为古典名园增添一处人文胜迹，

更为云间书派、松江画派重展大纛于世，为

社会各界添设观照文敏艺事之敞堂，诚可

谓典出有绪，于斯有缘也。

头门四柱高擎门檐，石箍门框之上，木

匾横列馆名，折身东向，拾级过砖雕门楼，

白墙乌瓦南北相对，东首过厅置明窗而牵

连两屋，壁面大片纯白如水墨画之留白，平

屋围拱，凹入方长庭院，庭后高树宏茂，庭

前塑像入眼，观董其昌之雕塑，右握笏板，

左持书卷，亦文亦官，坐姿舒然而神情释

然，是极目思白，抑或“顿释凝滞”，蔚成华

亭派盟主后仍在自省“书道安得进乎”？

进得展厅，《夏木垂阴图》以巨制豁然

当前，仰观近察，于浓墨与留白之间，树木

繁郁，远山高峻，村舍疏淡，泉流蜿蜒，山石

苍润，于超拔俊迈中见凉爽清幽。

溯身世，董思白乃松江府上海县董家

汇，今闵行区马桥镇人，为世家望族之后，

少时寄住叶榭外祖父家，历郡庠、秀才，当

塾师，为举人，中二甲一名进士，入翰林院

庶吉士，任礼部尚书。图示于松江有多处

行迹。亦官亦隐 45年，寄情山水慕自然，

翰墨在手未曾弃管。

一代宗师前行路，路亦长漫漫。于会

友之时得饱览前人佳作之良机，于临摹之

功而求变古之生机，于研读之中领悟传统

书画论之义理，于行旅之中把握自然山水

韵致肌理，于鉴定之时纳前辈文气练审美

慧眼，于赏识中为松府之顾绣增添文人画

意，于“渐修”中追求书画淡雅清秀之蕴意。

观董其昌书法，自17岁起意发奋学书，

由颜门《多宝塔》入手，“学书必从真迹”，遍

临诸家名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为真

临古者贵在神会而非形似，临而通变，临书

与探究并重，以法度成熟之功力，开随心所

欲之新境，其淡雅虚静之南派书风，为世人

所宗。展出之书作，寓清劲于平淡之中，含

妍美与端庄之内，蕴禅意于淡雅之中，可谓

圆劲秀逸而平淡质朴，流畅飘逸而又劲健稳

重，正锋为主而用笔精到，布局匀称而浓淡

相洽，观之雅而有法，端而流美。

观其画作，亦淡雅清新。《秋兴八景图》，

以旅途所见景色入画，山势峻拔，深谷流溪，

烟笼雾蒙，树奇石幽，芦荻萧萧，以集宋元诸

家之长而形成苍秀雅逸之画风，望之既见雄

峻伟拔之势，又有山宁水静之态，独具秋凉萧

远之感，别出学古而变古之意。明代《画史绘

要》云“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

出以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亦有

学者曰，董其昌将心中的山水，与文人画先辈

之笔墨血脉相融相合，讲究用墨技巧，多以书

法之笔墨修养融汇于画作之中。或以浅绛之

法，或以披麻皴法，或以没骨之法，或以青绿

之法，勾、勒、皴、擦，山水墨色层次分明，笔墨

秀朗明润，画面生机勃发，以诗书画印相谐的

浪漫主义情调，达到写意与抒情俱美的境界。

松郡之明山丽水，是董其昌山水画的

现实范本，府城的人文气息，是董其昌发奋

临帖的外在动力，茸城的崇佛尚礼民俗，是

董其昌以禅心入书入画，并用禅宗之理开

书画南北宗之论的实践和理论之础。董其

昌半官半隐一世，实为明代一大文人。赞

曰：临古不泥古，端正不自拘，秀逸不癫狂，

自然不刻板。转益多师师良师，知山悟水

化墨韵，开宗立派气清劲。

出展厅，过庭院，西壁巨幅砖雕迎面，

董文敏寄情九峰三泖之间，依然手不释卷，

山高而水长，人敏而心定。于醉白池设展

馆，示书画于云间，好似正合斯人旧愿。

华家三代

沪剧缘（2）

华雯的父

亲华石峰，原

名华新民，乳

名 阿 冲 。 14
岁时就被其母

马小妹带在身

边，在“松江县

沪剧改进会”

里，跟着学戏。

华石峰少

年时代对学戏

这件事是不太

上心的，台上的这份灵气全依仗着那点天

赋。马小妹对他的管教非常严，有一天华

石峰下午要主演幕表戏《十打谱》，里边有

一段很吃重的大段唱。一早，马小妹就叮

嘱他多温习几遍。可是，贪玩的华石峰被

弄堂里的小伙伴一约，就出去玩了。结果

下午演出时，就在母亲特地关照的这段唱

上，一个开小差，就“吃了只田螺”（打了个

格愣）了，幸亏他人机灵，即刻弥补得还不

错，不仔细听还根本听不出。但下得台来，

在边上帮他敲“老郎”（鼓板）的娘亲，当即

一记鼓板就狠狠地敲在他头上：“小鬼，唱

戏辰光勒啦动啥呵脑筋！”如果不是接下来

马上还要上场唱，这顿“生活”（挨打）绝对

不会轻。

在马小妹严格的训练下，华石峰在学

戏的第三年，也就是他16岁时就开始在戏

班出任“正场（即戏中主角）小生”了，领衔

主演的第一本戏是和马小妹合作的《大庵

堂》。因为班主看见马小妹有时在教儿子

《大庵堂相会》，于是一天就问他们：“明天

你们娘俩上去演出《大庵堂》如何？”见母子

俩答应了，马上就贴出海报：《大庵堂相

会》，马小妹华石峰母子档出演陈宰庭金秀

英小夫妻。听闻此讯的观众们那天是将场

子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密不透风，都争着一

睹他们母子档“小夫妻”的风采。

真可谓子如其母，马小妹曾有反串《㪗

乱百家姓》在松江站稳脚跟唱稳戏台的惊

人举动，华石峰也有类似故事。那一次戏

班到新浜北庄演出，有位老先生点唱“开场

小戏”《徐阿增出灯》，这是滩簧时期经常演

出的剧目之一，剧中有大段的“灯赋”，演唱

时要求口齿伶俐，吐字清晰，一气呵成。让

戏班中的一位“老爷叔”唱，可他退三挡四

就是不肯唱。华石峰悄悄问他为啥不肯，

问到最后，他摊底了：“勿是勿肯唱，实在是

肚皮里呒没呀！”无奈，华石峰就像母亲当

年那样，对着观众拍胸脯：“两天后我唱《出

灯》！”可是已经几十年没唱了呀，怎么办？

他马上调动所有记忆，开始了复习。听说

华石峰要唱《徐阿增出灯》，观众们开心得

勿得了。那天，一曲下来，一个格愣都没

打。底下观众掌声震天，同事老先生们也

大拇指翘起：“小华，呒没闲话了！”

回忆起当年，晚年的华石峰不无遗憾：

“唉，只怪我那时年幼贪玩，要是我那时候

哪怕将娘的戏的十分之一学下来，现在我肚

里的东西就不得了了，也就不愁没戏了！”

华石峰18岁那年，被松江沪剧团团长

王中玉（他此前曾与马小妹同场搭过戏）看

中，可当时马小妹的好朋友、常州沪剧团团

长筱正武也在觅华石峰，最后还是由于县文

化部门出面要求留下，才进了松江沪剧团。

进团后拜张月华为师，得艺名“华石峰”。

进松江沪剧团后，华石峰一开始也就

是跑跑龙套，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让他得以

崭露头角。那是剧团在苏州开明大戏院演

出《碧落黄泉》，主演倪惊鸣突发胃病，不能

上场。就在面临退票的当口，华石峰的师

兄也是这出戏的导演施建刚问他：“让你上

台演汪志超你怕不怕？”华石峰不以为然地

答道：“又不是去杀头，有什么好怕的！”就这

样，他被推上了舞台，一炮打响，轰动苏州。

紧接着，他在剧团排演的《冰娘惨死》

中担任主演，“华石峰”三个字就此出名。

一个个英俊的舞台形象让他在松江及其周

边地区名声大震，尤其是《秋海棠》中的秋

海棠倾倒了苏、浙、沪无数戏迷，还有后来

在《智取威虎山》中饰演的杨子荣。“文革”

开始后，华石峰与其他演职员一样，被安排

到张泽公社药材店当营业员。等到“文革”

结束，在松江沪剧团恢复无望后，华石峰去

了崇明沪剧团。

晚年的华石峰，依旧心系沪剧，自己组

织了戏班在市郊演出老戏，还把不少幕表

戏，如《贤惠媳妇》《半夜夫妻》等整理出了

剧本。听人说好些团队都在拿着他整理编

写的剧本到处演出赚钱，这位老先生倒也

不生气，还蛮得意：“有人喜欢看就好！”

在我的记忆里，李塔汇中药店的中草

药价廉物美、疗效显著。也许是当年气候

及生活方式的因素，农村小囡的常见病、

多发病是毒疮（小痢头、疔疮）、尿路感染

（少尿、难排）、消化不良（囤食、肚胀、痛）

居多，但用土办法——拿车前草（俗称蛤

蟆叶）用食盐捏捏、敷贴几次就可消炎解

毒，用 5只蟋蟀与车前草、车籽煎汤，就可

治愈小孩尿路感染；用2分一包（1两）的皮

硝，纱布包扎敷在小孩肚子上，即可起到

消结吸湿作用。这让我真正领略了“一棵

药草”“一缕药香”能改变命运的深刻含

义，也激发了我利用中草药的热情。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松江一中读初

中时，冻疮（俗称“死血”）年年与我作对，

手背肿得像馒头，脚趾肿得像葡萄，白天

锥心痛，晚间出奇痒，学习、生活无法安

宁。到学校医务室、县人民医院治疗都是

药膏涂涂，不见疗效、痛苦难熬；试偏方，

在端午节日昼午时，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

下，在野外粪缸中将手脚患处浸泡也无济

于事。一次李南园先生为我提供了皮硝

治冻疮的秘方，于是，我在李塔汇中药店

买了 2 分钱一包（一两）的皮硝（形似明

矾），用热水溶化浸泡患处，就收到了止痛

痒、消肿胀的效果。坚持了三个冬春，花

不了 1元，从此消除了冻疮。你看这有多

神奇！我第一次用李塔汇中药店的皮硝，

收获了“自做郎中”的愉悦。

我父亲生前常念及李塔汇中药店，说

我母亲在旧社会患病时，迷信鬼神，送“夜

客”、求“仙方”，一度还住在庙里吃香灰，结

果是越吃越“灰”，无精打采。后来镇上有

了中医诊所与秋林药店，有郎中号脉开方，

药店赎药、煎药、吃药调理，身体逐步恢复，

能正常参加田间劳动，一直到 90岁终年。

风雨几十年中，李塔汇中药店从死亡的边

缘拯救过来的人无数，可谓功德无量！

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夏季，我的堂伯

与胞姐，一个在小腿处、一个在膝盖弯患毒

疮溃烂，堪称“命忌疮”，弄不好会一命呜

呼，但经过秋江、秋林兄弟俩诊所、药店的

紧密配合治疗，终究转危为安，不留任何后

遗症，留下的只是对中医药的一片深情。

李南园先生对我说，他八九岁时患伤

寒症，那个年代得此病，犹如当下的癌症

一样恐怖。幸亏得到周延益药店坐堂医

生曹心如的精心治疗，才挽回了生命。

我与秋林药店在李塔汇这块土地上共

生，久不分离，真是一种缘分。它店小，经营

面积仅几十个平方米，但所释放的能量却十

分惊人。20世纪60年代，上海市药材系统

组织医技操作比赛，松江参赛代表仅为一

人，而这代表就是李塔汇中药店的李南园先

生，他不负众望，在撮药、识药、药用知识、药

方结算的四个项目比赛中，荣获全市第三，

为小店及松江争得了荣誉。“文革”初，松江

药材公司下设八个门市部（药店），号称“八

大金刚”，都是“群”字打头：群锋（现余天成）、

群健、群康、群安、群益什么的都在县城，而

地处偏僻小镇的李塔汇中药店称为“群友”，

也名列其中，可见李塔汇中药店的实力。

怀念“四大金刚”
姚关伦

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
任向阳

李塔汇中药店（下）

朱方文

百年沪剧与松江（十六）

周 平

华石峰在沪剧《秋海

棠》中（左）

《《松江老字号松江老字号》》征文选登征文选登

费水弟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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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市面上到处是月饼，广式、

苏式、潮式、京式、滇式及西式（冰淇淋、巧

克力）……各逞其强，好不热闹。

从前，除占据绝对优势的行业，倘若

可分什么流派的，上海总要刷刷存在感：

摇笔杆的，有海派的份；画画的，有海派的

份；唱京戏的，有海派的份；即使被“四大

菜系”“八大菜系”冷落，毕竟也有个“本

帮”犟头倔脑……现在么，“山头”林立，但

我们听说过有什么“本帮月饼”吗？没

有！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哦。

有人讲，不对，上海有“本帮月饼”，

呶，乡下头不是有塌饼吗？那就是呀。

你可能忍不住笑了，以为说这话的人

在开无轨电车。其实非也！

用糯米粉包裹馅料，然后在平底锅上

熯熟的糯米团，叫塌饼，没错；不过，上海

郊区有的地方，比如川沙一带，把烘烤的、

类似苏式月饼的点心，也叫塌饼。

“熯熟”的塌饼和“烘烤”的塌饼，容易

混作一谈，增加误导概率。两厢区分清楚

的最好方式，是赋予其中一个内含大外延

小的名字，于是有了“高桥松饼”。

高桥松饼，是可以与苏式月饼相颉颃

的上海点心，推许为“本帮月饼”，我觉得

一点儿也不跌分。

问题是，历史上，上海很多郊县，包括

高桥镇所在的川沙，原本都属江苏省管

辖，1958年才归入上海市。按此推理，高

桥松饼套路苏式月饼便有了最大的证

据。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自民国十

七年（1928）迄今，高桥竟然一直隶属上海

特别市或上海市管辖！这也就是说，在将

近100年时间里，高桥与江苏是脱节的；也

因此，高桥松饼走出有别于苏式月饼的

“独立行情”，并不令人奇怪。

即使高桥松饼身上带点苏式基因，也

可理解：高桥与江苏在历史、地理、人文上

确实有过纠缠。不过，就外观和肌理而

言，云南火腿月饼与苏式月饼、云南鲜花

饼与潮州老婆饼相似度很高，我们是否据

此认定它们一定存在模仿跟被模仿的关

系？难讲。

高桥松饼之“松”，有何出典？八个字

即可概括——表皮松酥，馅心松软。

那么，究竟烘焙到怎样的程度才符合

所谓的“松酥”“松软”？1974年出版的《上

海糕点制法》一书“松饼”条，在“品质要求”

一栏写得明白：“松饼的外形好似苏式月

饼，但饼皮比月饼的更松”，“外表呈黄白

色，饼皮松酥，微有脆性，用刀切开，层次完

整清晰，饼馅要干燥起松，细腻清爽”。

也许杠精要发飙：我吃的苏式月饼难

道不是这样吗？

老实说，你吃的苏式月饼，恐怕还不

能代言所有苏式月饼；再说，你能确定自

己对苏式月饼的感受与高桥松饼的“品质

要求”完全吻合吗？

就我的经验而论，高桥松饼“饼皮松

酥，微有脆性，用刀切开，层次完整清晰”

的目标，绝大多数苏式月饼就达不到。其

实，不是它们做不到，而是操作上并不要

求达到这个标准。

我们吃苏式月饼，往往一咬、一掰或

一切，马上“花谢花飞花满天”“落絮轻沾

扑绣帘”（《红楼梦·葬花吟》），粉粉碎——

太脆了！而高桥松饼大概率不会，全赖

“微有脆性”的技术指标卡着。至于“用刀

切开，层次完整清晰”的目标，落实在一般

苏式月饼上，也有难度，通常情况下，我们

看到苏式月饼有那么几层酥皮跟一坨馅

料形成一定的照应关系，已经相当不错

了。高桥松饼传达出的精神是，必须 8层

到12层，甚至36层，故有“千层饼”一说，还

得“完整清晰”。另外，高桥松饼馅料要求

“干燥起松”，似乎也让苏式月饼难受——

如今的苏式月饼馅料大都板结粘连，否则

无法支撑饼皮以彰显饱满。

把一只高桥松饼用刀切开，你会看到

其剖面相当完整，饼皮和馅料的配合，好

比火腿肠里肠衣和肉糜，路归路，桥归桥，

又自然贴合，但不同于咸蛋里的蛋黄，一

会儿靠上，一会儿靠下，老不居中。

高桥松饼与苏式月饼还有一个异趣

——底板无僵硬感。这很了不起，须知许

多吃货吃苏式月饼，吃到“最后一公里”而

不能善终，往往就因底板过于厚实、僵硬，

只好偷偷喂了垃圾桶。可惜！

高桥松饼的品种不多，无非豆沙、百

果、枣泥，其中，我最欣赏的是豆沙馅，忠

贞不渝。

坊间流传上海有“十大特产”，高桥松

饼占了一席。试想，倘若它与苏式月饼完

全重合，毫无亮点，怎么好意思标榜“上海

特产”“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上海人还记得吗，当年，一家郊区

的食品加工厂——高桥食品厂，竟在淮海

路最闹猛的地段高调开了家门市部，几开

间门面，风风光光，与斜对过哈尔滨食品

厂（西点为主）有得一拼。这说明高桥松

饼在大家心目中，有着相当分量；现在么，

最好再去回望一下高桥松饼，毕竟，它是

“本帮月饼”啊。

高桥松饼
西 坡


